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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這座城市，曾經一度被稱為文化沙漠，說到究竟，有兩個
意思，一是市場經濟發達，市聲掩過書聲；二是歷史根基淺，沒

有什麼文化積澱，看不出發達的文化根系。
前者已不攻自破，深圳能被教科文組織稱為全球全民閱讀典範城

市，就是因為這座年輕城市在不遺餘力地推廣讀書活動，使整座城
市沐浴在書香中，並在全國乃至全球產生廣泛影響。這也證明了經
商與行善可以同在，經商與讀書沒有矛盾。古人云， 「幾百年人
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在今天的深圳，已經或
者說正在成為城市的價值觀。

而第二條，所謂深圳沒有歷史，已被深圳考古發現所推翻，
咸頭嶺遺址已將深圳有人類活動的遺蹟推到7000年前，這也
是珠江口考古對中華文化歷史考掘的巨大貢獻。而至於說深
圳歷史上是荒僻之地，不興教育，難言文化，恐怕也不符合
實際。就從鳳岡書院說起，書院文化的存在也足以證明這
塊土地一直弦歌不絕。從歷史上看，深圳的文化發展在明
朝以前確實沒有什麼建樹，而從明代開始，隨着嘉峪關和
明長城的建立，明代邊防後撤，陸上絲綢之路逐步被切
斷，海上絲綢之路日益興起，而從廣州至新安（今深
圳）再至南洋（或稱西洋），便成為海上貿易的重要選
擇。到了清初，海上貿易更成規模，珠江口的城市也日
漸隆興，發達的經濟帶動了發達的教育和文化，書院發
展因此進入鼎盛時期。

靠近深圳灣，以南頭為中心，人文昌盛，書聲鼎
沸，書院蔚然成風。查《新安縣志》，以南頭古城
為中心，就集中了文岡書院、鳳岡書院、寶安書
院、新安學宮、文廟等，另外還有被命名為梯雲、
青雲、登雲、固戍、碧溪等大大小小的社學。知縣
首創，鄉紳共建，這儼然成為清康熙一朝以來新安
的社會風尚。再放大一點看，整個珠三角書院體系的
形成，在清代也蔚為壯觀。雖然比起明代初期就有的
白鹿洞書院、東林書院，廣東書院的年代相對較晚，
直至清才大行其事，雖然影響力不足，但同樣未可小
覷。就說同時期的廣州，曾經就有書院文化街。以廣
州府衙為中心，半徑一公里範圍內
集中了三所學宮、五所省級書

院、一所府級書院、三所
縣級書院以及數百家以

姓氏命名的書院。這
其中，在流水井小巷
附近的萬木草堂，

康有為在此講學
授徒，培養出
改良思想和火

種 ， 名 噪
一時。

深圳灣畔的朗朗書聲

從鳳岡書院從鳳岡書院到南頭中學到南頭中學

講深圳的教育，往遠處說，就少不了鳳岡書院，
就其規模，就其影響力可以說是深圳教育的根。雖
然到今天它已融入南頭中學的發展實踐中，但那些
朗朗書聲自清代延續至今，穿越歷史煙雲，昭示着

一座城市的文化根脈。
尹昌龍

鳳岡書院是如何演變到今天的南頭中學今天的南頭中學，，這中間
倒確實有曲曲折折的故事。今天南頭中學的大門口
就立着由康基田題寫的鳳岡書院的牌匾。

當年鳳岡書院建成之後，主要教授經史、制藝、
策論等，是以科舉考試為目標的，算是應試教育的
典型代表，為這些濱海縣邑的孩子們準備好上升通
道和敲門磚。但到了1903年，清廷實行教育改革，
所有書院改為學堂，採用國家辦學，科舉制度也隨
之走向了滅亡，鳳岡書院隨之更名為鳳岡學校。走
向近代和現代教育。隨着中華民國政府的成立，到
了1914年，新安縣避免與河南省新安縣重名，被改
回寶安縣，鳳岡學校也被更名為 「寶安縣立第一高
等小學」。隨着學校規模的擴大，開始分立中學
部，名為 「寶安縣立初級中學」，寶安的教育也從

小學教育提升到中學教育的層面。由於在抗戰中寶
安縣立初級中學被炸毀，到了1946年，寶安縣立初
級中學復課用的校址是位於南頭城九街的小學校
舍，而這個校舍，就是當年文岡書院舊址，當年文
岡書院坍塌，才有了鳳岡書院。而今，文岡書院舊
址又助推寶安初級中學薪火相傳。1949年，寶安縣
解放，學校更名為寶安第一中學。到了1958年，全
國學校採用所在地冠名法，因學校在寶安南頭，故
被改名為寶安縣南頭中學。當年縣委、縣政府在寶
安，可見南頭中學的歷史地位。後來寶安縣撤縣建
市，學校更名為深圳市南頭中學。

講鳳岡書院到南頭中學的延革，其實最終要說到
的是校園的精神和價值。鳳岡書院建立之初由康基
田填寫牌匾，而書院的理念也是由康基田提出，

「立德立言立功士先立志，有猷有為有守學必有
師」， 「三立」以前說得多，無須贅言，關鍵是
「三有」，有猷、有為、有守。這 「三有」並不是

康基田所獨創，而是來源於《尚書 洪範》，以此作
為書院的院訓，也是想就此接續中華教育的傳統。
有猷就是有謀略、有志向，有為就是有所作為、有
所擔當，而有守就是指有操守、有底線。 「三有」
的根本講的是做人，要培養的是君子。有志向、有
作為、有操守，這恰恰是儒家傳統育才做人的基本
原則。這與現代教育的根本理念，培養人，培養人
才，是一脈相通的。

儘管世易時移，如今的南頭中學還依舊走在人文
傳統教育的道路上，校園中百年古木參天林立，
「傍百年樹，讀萬卷書」，被稱為學校最令人驕傲

的景象。南頭中學繼承鳳岡書院精神最突出的就在
於始終以尊重人、培養人為目標，像學校提出的
「每一個學生都是唯一，每一個賽場都有領跑

者」，就特別強調個性化的教育，以優秀為目標培
養人才。而他們提出 「全面發展、全體發展、全程
發展」的口號，更是把人的發展作為貫穿始終的理
念。而 「關注每個人的特色，促進每個人的發展」
的口號，更是綜合了個性化與人文化的要求，從傳
統的 「三有」中轉化出現代教育的思想理念。而從
南頭中學特有的人文課程的安排，更體現出中華自
古以來的人文教育特色，成立詩社，舉辦大講堂，
文化節等一系列活動，更是使校園鬱鬱乎文哉，讀
書氛圍、文化氛圍尤為濃烈，書聲朗朗，弦歌不
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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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書院蔚然成風

鳳凰鳴兮，於彼高岡
講鳳岡書院，今天最直接可見的遺存就是一塊牌匾 「鳳

岡書院」，是由時任廣東布政使的康基田於1803年題寫。
現在的牌匾上主要有兩行字，左邊是 「嘉慶癸亥清和

月」，右邊是 「合河康基田題」，講的就是題詞的人和時間。
建鳳岡書院的人不是康基田，但康基田大力支持，他不僅命名，而且

題寫牌匾。康基田是個極重視書院建設的省部級大員。他積極推動廣州
書坊街建設，當年廣州的越秀、月華兩大書院就是他的建設成果。他喜歡

做的就是修建書院，興學育人。廣東佛山有一家鳳崗書院，現在叫三水中
學，當年也是由康基田命名並題寫牌匾。
當然，叫鳳岡書院或鳳崗書院也不是康基田的首創，要追溯這個名字，還

要回到《詩經 大雅 卷阿》， 「鳳凰鳴兮，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
陽」，表達的是對君子的美好祝願，就像鳴叫於高岡上的鳳凰，就像迎接朝
陽的梧桐樹。鳳岡作為書院的名稱，就是希望培養出德才俱佳、前途無量的君
子。說真的，叫鳳岡書院的，還有一處更有名的所在，那就是貴州龍場，當年

王陽明在此悟道，找到了貫穿其一生的心學思想，而起於明代的理學和心學，
幾乎成為古代書院所必修的課程。當年王陽明修行悟道的山洞的上方，就是鳳
岡書院，王陽明在此教授學生，傳道解惑。有意思的是，一，叫鳳岡還是鳳
崗，都不完全統一。對書院的題名，有的寫作 「鳳岡書院」，有的寫作 「鳳崗
書院」，其實是一個意思。按其出處，應該叫鳳岡，但是鳳崗似乎更顯雅緻。
比如深圳的皇崗村，當初就叫黃岡，後來村裏出了個大秀才，衣錦還鄉之際，
覺得家鄉叫黃岡太土氣了，於是就大筆一揮，改成皇崗，確實大氣不少，而且
一直沿用至今。二，總覺得有鳳崗書院，為什麼就不能有龍崗書院呢？況且深
圳真的有龍崗，這也得益於上古傳說，龍從梧桐山騰起，落於當地，即稱為龍
崗，當年有龍崗墟的名字可謂例證。龍崗屬客家居聚地區，而重教崇文的客家
人卻並沒有建立所謂的龍崗書院。試想，如果鳳崗書院之外再有一個龍崗書院
交相輝映，那說不定算是深圳文史的佳話了。當然，深圳地區歷史上也有鳳
崗，但現在屬東莞，歷史上同根同源，但偏偏鳳崗也沒有一個鳳崗書院，而不
是鳳崗的南頭，卻偏偏建了個鳳崗書院，這恐怕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

百年老校南頭中學

鳳岡書院的由來
鳳岡書院的建設在嘉慶版《新安縣志》中有清楚的交代，一是由於寶

安書院久已廢棄，二是文岡書院年久坍塌，於是前知縣王君就有了新
建書院的想法。恰巧新安故城內有塊場地屬東莞場署，這個機構剛好

被裁撤了，於是就由王君首創，紳士們共同捐款買下這塊地，改建鳳岡書院。
而如此重視書院建設，原因在於，這樣一塊地處海濱的縣邑， 「居民自耕漁

而外，不廢弦歌」，讀書已經成為當地人的傳統和生活方式，所以建書院就是
「不廢弦歌」的需要。這個位於當年邊疆的地區，雖說不上是 「海濱鄒魯」，
但從讀書辦教育這點上，它同樣具有這個民族熱愛讀書的良好習慣。在知縣許
濬所題的《新建鳳岡書院》的碑文中，他還對鳳岡書院寄予了美好希望， 「苟
完愧於未盡善，後之君子，蒞斯土者，宜思增其侖奐，益其田疇，庶教養無
窮，人文蔚起，予實有厚望矣」。意思就是，如果我們還有做得不完善的地
方，希望後世的君子能夠為書院添磚加瓦，擴大財力，達致教化民眾的職

能，實現人文昌盛的目標。碑文足見其心拳拳，其情款款。
而講到擴大財力，主要是因為沒有財政撥款，全靠鄉紳們

的共同支援。據傳，建書院買這塊地，當初要價是
白銀 41.496 両，後來得知是要建設書
院，賣方徑自降價到30両。對教書育人
這樣的公益事業，當地鄉紳也是不遺餘

力地支持，《新安縣志》中詳細記載

的是各家捐資捐糧的情況，這些費用除了建校外，還有老師課酬、書院開啟費
用，其他都用於學生們吃飯和深夜讀書的燈火錢， 「以充膏火之需」。

鳳岡書院於嘉慶八年二月動工，嘉慶十一年春建成，並一舉成為當地最具規
模、最有影響力的書院。《新安縣志》詳細記載了當時書院的格局，先是頭
門，然後是照壁，然後是東齋，西齋及講堂，然後是先賢堂，最後是魁星樓，
又名聽雨軒，左右八間書舍。應該說是三進的院子，從命名來看，都充滿了雅
意。當年廣東提刑按察副使劉穩在看到諸生薈萃的場景後非常高興，寫道 「最
喜山川填入眺，何期童冠更相隨」，說自己看到美麗的山川躍入眼帘已經很高
興了，沒想到又看到那麼多的孩子相隨相伴來讀書，更是增添了一份歡喜。他
說， 「作吏風光休暇少」，雖然當個官公務繁忙，但跟孩子們在一起詠詩頌
歌，再晚一點回來也無比開心。由此想見鳳岡書院諸生群集，書聲朗朗的喜人
景象。有意思的是，嘉慶版的《新安縣志》記載了鳳岡書院生動的讀書景象，
而沒有鳳岡書院，恐怕也沒有嘉慶版的《新安縣志》。古代書院不僅教書，而
且常常寫書、出書、藏書，當年知縣舒懋官在鳳岡書院建成後，有意組織編撰
《新安縣志》。恰巧他的好友王崇熙等一幹才子從江西來到廣東拜會，舒懋官
於是傾情邀請這些才子共同參與編志。王崇熙等欣然應約，而編撰好的縣志書
版就存在書院魁星樓內。這也算是對新安文史的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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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着鳳岡書
院藏版的嘉慶新
安縣志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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